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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朵小姐”们的独立女性之路王芳“朵小姐”是萧耳新作《望海潮》中的女主角。不知道为什么，“朵小姐”的取名让人联想到“花朵”，让人想起冰心的那句名言，大意是明丽的花，人们只惊艳它现时的美丽，而没有人想起它所经历的磨难和艰辛。是的，世人大凡都想欣赏美丽的“花”或者享受成熟的“果”，而冰心恰恰提请人们注意过程，而我以为再往前溯源，还应该关注成长的“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捧读《望海潮》，看到“朵小姐”之名，就想一探这位“朵小姐”及其姐妹们成长的“茎”与“根”。小说《望海潮》是由上卷《朵小姐》、下卷《去海边》和番外《蟋蟀记》三部分组成，其中主体部分《朵小姐》曾作为中篇小说刊于2017《收获》第4期，讲述的是出生于浙江三门农村，成长在小镇，后来到省城杭州读了幼师专业，毕业后没有回三门，但也没有老老实实当一名幼儿教师，一个不太安分“八0后”身材娇小的女生“朵小姐”，最终以身体依附方式换来城市中产阶级的人生故事。为什么会有续篇，我想作者萧耳是有意为之的，这就是意在塑造一位中国的平民女性独立成长之路。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朵小姐，那个曾经不被父母重视的，又虚荣心强的，好高骛远的，想过好生活又能力不够的，想挣扎又屈服的，心气很高又伏低做小的，想独立自主又只能以女性身体为武器的，想躺平又不得不站起来的朵小姐，她四十不到的人生”不应该就“停在了看不明未来的中间地带”，到中篇小说中的“里斯本”（葡萄牙首都）为止。一个彼时虽然还在依附富商男人沈伟国，但内心已然萌发出爱情和母爱情感的小女人，一个从摄取到给予情感的微妙心理转变，她的人生应该有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因此才有了《去海边》和《蟋蟀记》，“朵小姐”续写的人生是由于莫测的人生现实的撞击，伟国生意失败后意外的失踪和杳无音信，两个非婚孩子嗷嗷待哺的生活现实，让出生三门海边的“朵小姐”个性里的倔强基因在体内复活，最终她完成了一个被人欣赏的“芭比娃娃”到独立创业女性的蜕变。我认为“朵小姐”是萧耳“女性”系列小说角色塑造中的一位“新”女性，是一次大胆尝试，也是一次突破。不同于之前中长篇小说《中产阶级看月亮》中的“青瓦”，《鹊桥仙》中的“陈易知”和《林中空地》中的“黄莺”，综观这些女性角色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份（与作者本人的人生经历有着亲缘关系）。“青瓦”的自命清高和与世隔隔不入，在“陈易知”身上亦有体现，这使得她们总有游离于社会底层之感，不那么能融入真实的生活现实。“黄莺”是以女性启蒙和救世主身份介入了社会的底层现实，但人物身份还是高高在上的，似乎少一点人间烟火气，不过《林中空地》里开始出现平民阶层人物“银桂”，但小说的叙述并未为她充分展开，尽管安排了一个章节，但其中设置的几个关键性的过往及生活剪影，对于人物塑造的丰满感来说总还嫌意犹未尽。在《望海潮》创作中，萧耳事实上共为我们刻画了三位“新”女性，即三位来自浙江三门乡镇的女性各自走向独立自主生活的历程，除了主角“朵小姐”，还包括姐姐何小竹和发小“皇后娘娘”丁路路，她意在展示中国现代平民女性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真实的生存状态，完成她对于平民女性在现代社会走向独立生命之路的一次思考。如果把“独立自主”作为现代女性必备的两大素质，“独立”包括经济和精神两方面，“经济独立”是指女性能倚靠自己工作收入得以生存，进而能追求自己满意的生活；“精神独立”则意义深远，意指女性持有男女平等和自我独立意识，去除了依附于男性生存和唯男性意志是尊的男权思想。在经济独立基础之上，“自主”是与精神独立相关连的选择权，即女性有意识有能力对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它是女性独立生命历程的开始。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轲从自我认知、权力制约和自我塑造三方面来研究现代人作为一个存在主体是如何形成的，他特别指出权力和知识对生存主体塑造的重要性，尤其从权力关系场域来看待生存主体的被动塑造，为我们揭示了现代个人主体形成受到外在权力塑造这一长久以来被遮蔽的历史真相。由福轲理论来观照萧耳塑造的“朵小姐”们，会让我们对于中国平民女性的现代独立之路道阻且长有更加清醒的认识。
